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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聊斋志异》是我国清初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风格。书中多数内容是以幻想的形式来谈狐说鬼，但内容却取材于现实生活，曲折地反映了蒲松龄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思想愿望，熔铸进了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和认识。作者蒲松龄以他超凡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构筑起一个亦真亦幻、亦人亦鬼的幽冥世界。蒲松龄作为一个落魄书生，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与憎恨无法宣泄。屡试不第的他科举梦无法实现，只能借助花妖狐魅的力量聊以精神的自慰。他笔下的人物有血有肉，但大都与蒲先生一样，精神是空虚的。他的孤愤，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怀才不遇，而是代表了广大人民反封建，反剥削的要求，以及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愤恨和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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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郭沫若先生在蒲氏故居提过的一副对联，或许是对这部文言小说集最好的诠释。《聊斋志异》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描绘了形态各异的书生形象，揭示了人世心酸悲凉的生活场景，深刻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以及向往美好爱情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浪漫情怀。下面我们从五个方面来分析《聊斋志异》中迥态各异的书生形象：

　　一、最为生动和富有活力的“狂生”形象
《小谢》中塑造了狂生陶望三。陶望三是一个书生，生性一向风流倜傥、放荡不羁，但又不会被美色所迷惑，因家境贫寒，向姜部郎借闹鬼的荒院居住，并写了一篇名为《续无鬼论》的文章来说服姜部郎。陶生入住后遇到了秋容和小谢两个女鬼，并经常教她们写字，小谢又叫来了弟弟三郎拜陶生为师，在荒院设起了鬼书堂教小鬼读书。陶生准备去赶考，三郎算出他此行不利，劝他装病。陶生却认为装病太可耻了，执意要去。先前，陶生爱用诗词讥讽时事，得罪了城里的权贵。权贵们借此机会诬陷陶生行为不检点，把他关入狱中。经过秋容、小谢和三郎的辛苦奔波得以释放。后又经过一神秘道士的两次帮助，二女得以相继还阳，并嫁给陶生。这篇文章中，陶生不为利益所迷惑，美色当前能把握住自己，不畏权贵，敢于用诗词讥讽，是一个不苟且于夜奔妇的正人君子。作者借文章体味和发展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我层面的“狂”，使“狂”具有了浓厚的审美意味。

再如《织成》中的柳生，因应试落榜醉卧在船中，适逢洞庭湖水神借船游行，遇到侍女织成，心生爱慕，便咬住她的袜子。被发现后为自己争辩，做文章时为自己辩解“当年左太冲的《三都赋》十年才完成，由此可见文章重在内容的好坏，而不在写作速度的快慢。”文章收到王者青睐，并将织成许配给他。这些书生生性豁达，面对强权敢于讽刺敢于为自己争求，不屈服与命运，敢想敢做，
　　二、勇敢追求爱情的书生形象，反抗世俗婚姻制度。
    《连城》是一篇以宣扬追求爱情的作品。文中的连城是史孝廉的女儿，知书达理，性格温良优雅，又精于女工。父亲以连城的“倦绣图”为女儿征婚。乔生的诗受到连城的赏识，连城便假借父命，给乔生“赠金以助灯火”，乔生收到后很感动，称：“连城我知己也！”从此两人心心相印。但连城的父亲史孝廉嫌乔生太穷，竟然不顾女儿意愿，将连城许配给一个盐商的儿子王化成。不久，连城得了一种病病，需要男子胸肉一钱，捣合药屑，才能把病治好。父亲派人告诉王化成，王化成不但不肯帮忙，反而讥笑连城。乔生听说连城生病。即刻前往，拿出刀来，割肉作药引。但史孝廉因惧怕王家，不敢把女儿改配给乔生。只是设宴酬谢，以千金相赠。乔生愤怒至极，随即拂袖而去。连城派一媪安慰乔生，乔生重申“士为知己者死”，自己并不是贪图连城容貌，若连城是我知己，再见面时，“当为我一笑，死无憾！”乔生对连城的爱情确实达到了生死不渝的地步。后来，经过磨难，两人终成眷属。在文章中，乔生为了争取爱情和婚姻的胜利。可以生又可以死的书生形象突破了封建制度下的世俗婚姻。作者借文章歌颂了男女之间深挚的情感。
    《瑞云》中的余杭贺生倾尽所有钱财，只求一睹瑞云芳姿，能与她说说话。瑞云不以金钱地位取人，将贺生引为知己，他们的爱情故事在当时的社会都算得上轰轰烈烈。一掷千金和不以物取人，敢于面对现实爱情，这都超出了当时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的庸俗观念。通过贺生这个当时的书生形象的描绘，作者写出了爱情应建立在情感，性格，爱好一致的基础上，不以貌取人，更不能把婚姻建立在钱财，权势和其他世俗的考虑上，文章中歌颂了这种超乎形骸的爱情。

　　

　　三、不畏强权，与官吏权贵作斗争的书生形象。　　

“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句话充分地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的黑暗。人们对正义的渴求往往寄托在非现实的理想上，当时的人民面对法律的软弱和法律的不公正，奋起而反抗
     例如《向杲》一文中，向杲得知哥哥心爱的女人被庄公子霸占，且哥哥又被打伤。他按照正常的法律途径层层上告，但却处处受阻。在万念俱灰的时候遇上了一位道士，道士送给他一件袍子，他穿上后变成了一只大老虎，咬死了毒害哥哥的庄公子，而醒来却浑然不知。文中的向杲不是弱者，也不是孬种。而是命运的强者，他是靠自己的力量报仇雪恨的英雄。文章有力的抨击了在封建世俗社会中通过正常的法律进行层层上诉的情况下往往是有来无回，受剥削受压榨的还是老百姓。
再如《席方平》这篇文章，此文借席方平在阴间为父伸冤的故事，重点刻画了席方平这一人物形象。他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典型。席方平的父亲席廉老实厚道，生前和死后受尽了羊某的欺凌与压榨，羊某靠着钱不仅在人间飞扬跋扈，在阴间也大逞威虐，席方平得知后便到阴间代父伸冤。他层层上诉，从城隍、郡司，乃至告到冥王那里都无济于事，但他却毫不气馁，毫不屈服，他坚定地表示：“大冤未伸，寸心不死”，“必讼”！面对席方平始终不屈，冥王便施用软的一手，让席廉投生富贵人家，但席方平不受利诱，绝食自杀，又归阴间。最后找二郎神告状，冤案才得以昭雪。此文揭示了在正常的封建法律诉讼途径无法得以昭雪时，只有采取复仇的手段。总之，主人公的冤案一天不得解决，便一天不停止斗争。席方平历经阴曹地府各级官吏以至冥王的种种酷刑，甚至被锯解肢体，始终不屈，亦不为利所诱，坚持斗争，直至胜利。这种坚毅顽强、百折不挠的反抗精神，也是现实生活中人间正气的写照。无论阳间还是阴间都是漆黑一片，作者借二郎神之口针对当时的时政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抒发了作者忧愤感慨的心情。文中的席方平形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父伸冤，不畏千辛万苦，不怕千难万阻，勇于与恶势力作斗争，他不为利益所诱惑，毅然决然，深刻的表现了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大无畏气概。

三、讽刺世俗民风的书生形象

    《劳山道士》也是《聊斋志异》中家喻户晓的名篇，讲述的是一个整天梦想当神仙的书生去崂山学道，学了穿墙术就打算以此行窃，结果头上撞了很多包。这个书生好逸恶劳、急功近利、偷机取巧，既想获得奇异的道术，又不想经过艰苦的学习和修炼。文章谴责那些好大喜功的人，有点小墨水就认为可以通行天下，就象此书生一样一旦得志便全然忘记以前的艰辛和志向，变成了贪图享乐的世俗小人。这篇文章是作者对自己所处的那个时期的恶劣现象进行有力的批判。
    《画皮》描写的是一书生名叫王生，遇到一个恶鬼幻化成的美貌女子，并被其所惑。后终因一道士及妻子的解救才得以脱身。这个故事告诉人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表象所迷惑。对于恶鬼，不能心慈手软，必须除恶务尽。对坏人慈悲，好人就要遭殃。
     三、反对封建科举制度，抨击社会黑暗的书生形象　　
    《书痴》是一篇佳作，它描写了主人公郎玉柱爱书成瘾、读书成痴。他的痴，表现在家里贫困，什么东西都卖光了，只有父亲的藏书，一卷也舍不得丢弃；表现在他日夜读书，不管严寒酷暑仍不间断；表现在看见亲友来了，他也不懂得接待，寒暄几句话后，又高声读书，弄得客人不得不自己离开；表现在相信“书中自有千钟粟”的说法，表现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之验，表现在深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之说，表现在连夫妻房事都要颜如玉教他，学会以后还把这事到处说，把书生的痴夸张到了极点。在颜如玉的强制督导下，郎玉柱逐步从书中走出，学会了琴棋书画，懂得了社会交往，由只具“书本知识”的书呆子，变成一个不仅对书本知识深有研究的，而且对社会现实能够掌握的人。最后考得进士，做了朝廷巡察大员。书中的郎玉柱本是一个读死书，死读书的人，然而经过颜如玉的督促，变成了一个对书的内涵理解相当透彻的书生。这一文章说明读书是重要的，书中记载着人类的知识和思想和经验；不读书，就不能很好地掌握科学知识、传承人类文化、提高自身修养，但要做到学以致用，才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篇文章批判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深刻剖析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灵魂的禁锢与腐蚀。朝廷获得的不是人才，而是迂腐，食古不化的榆木疙瘩。
    《叶生》是《聊斋》中的名篇，故事写的是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但屡试不中。他因受县令丁乘鹤的赏识和接济，死后，魂魄追随丁公而去。他教育并帮助丁公的儿子连中三元，考中进士。文章中的书生可以说是满腹经纶，但当时的科举制度却制约了他们的发展，只是一味的追求条条框框。叶生这类书生对科举制度的重视和依恋，阻碍了他们本身的才华。他们从小就以求取功名为目的，寒窗苦读，都是为了通过科举实现改变自己人生境况。作者对他具有真才实学却“困于名场”，“所遇不偶”给予极大的同情，同时，作者又饱含热泪的揭露了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无奈与痴心。
    《聊斋志异》中的读书人大多家境贫寒,如陈锡九,但是他们同时又非常的有骨气,具有高贵的品质,如正直,善良等，他们手无缚鸡之力却往往怀着济世救民、一展抱负的美好愿望.与这些正面的东西相反,蒲松龄塑造了一个时代特有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这种特有的东西大都又是负面的和不堪的。
    席方平持之以恒，为父受苦。陶生的受苦受难，郎玉柱的读书成痴，叶生的名落孙山，乔生的为知己者死，贺生的突破旧俗，种种情形都与蒲松龄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出身于一个逐渐败落的地主家庭，书香世家，但功名不显，学识渊博，但屡试不第。这些作品显然寄托了作者对自身的写照。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在这部小说集中，作者是寄托了他从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深沉的孤愤的
    总之,蒲松龄从自己的境遇出发,没有回避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他所写的书生不仅仅是个人失意,寂寞的代言人.更是整个时代的变态制度下产生的畸形儿,而他的这种真实而不朽的书生形象更为后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封建科举制对读书人的戕害的风暴式的揭露作了不可忽视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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